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艾學的音樂性

黃綠樑

香港中女大學中文系

該文翠的聲律，就是該它的聲音、韻律、籲賽立額;用西方的摘譯來說，說是音

樂性。諸種文學體裁中，詩的會樂性最強。詩能講，可歌;白連吉以絮，不分中外，

詩的音樂性彰彰可醋。體機靈觀詩的音樂性，在〈文賦}中說: r暨音聲立法代，若E

色之輯室。 J近人睹一多撰〈詩的格律卜揖{昌「管樂之葉J 0 能體象徵主義詩人魏蹋命

位是樂樂課，乾聽說: r詩，不過是音樂唔了! J當餘，也宵抑樂之士。宋代魏了華語語、

篤: í詩以吟詠性情為工，木tJ聲韻為工。tJ，童基韻為工，此曹宋以來之體也 o J和組

「同聲相應j的是近人戴望訝。數民本東樂樂，及後f變節J '在〈論詩零札}一文中說:

「詩不能倚重音樂，它應該去了音樂的成分。 J

不過，主張詩樂轎係嚮切的人，意寄來仍屬多數。詩不一定可歌，但至少能攏。當

代詩人余光中說當質問道: í雖有啞已經思 ?J

詩的音樂性還餾問題，額然頗為重要。可是還餾問題談起來，躁不容易。或者可

先從較易誤的開始。

節奏 句詩是鸝賽的一種。中盟傳統的近體詩，句法節賽頓為閻宮，七囂的多為

2-2-2-1或2呻2自1一2 '五當則為2-2-1讀2-1一2 0 盟定整齊的好處是易記易諦，缺

點是單調 o Ji四以來的自由詩，句法聾活多變，是其好處，擴處則是不易記不易攝

(散文的情形亦如此)。何法還有JI讀裝、餌裝的問題。杜甫的f番種報餘鸚鵡粒，碧梧

棲老凰鸝枝J是劉艷的名旬，勝在奇響。新詩中鄭愁予的f種月色，我傳下悲戚的將軍

令/自琴弦J '論者以為還樣的但j裝跌若有致;我熙認為如改為顧裝的f蛤月色，我當

琴弦/傳下聽成的將軍令J '也很有韻味。文學欣賞，在情意方瘤，有頗大的主觀

性;在聲律方醋，主觀性可能更大。

平仄 詩的平仄問題，在近體的絕句律詩中，賴易解袂 o í平平仄仄平(平仄 )J的

句式，千多年來，自展為大家接受。這樣梅花開竹的好囂，是整齊中有變化，抑構有

序。詩簿上有一忌，是所謂f王平輯J '那f仄灰平平平J '或f平平仄仄平平平J '以其

最後玉宇皆平，聞說讀起來覺得單調。言學參的古體詩〈白雪歌〉有如下兩句: r忽如一

夜春íl束，千樹萬樹樂花開。 J接旬的最後玉牢都是平聲。然繭，似乎沒有甚麼人特

別覺得掏口難讀。甚至有些人認為七雷皆平或七盡管仄的詩句，血可以接受。李簡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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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「軒竅生麗親生報Ji二字皆平 j r帶得變相梅日度j七字皆仄。清代沈體潛說，七zp:和

t二[，反都不要斃，國為「氧盛買1詰立極其與聲之拖下皆宜J 0 這樣搬出抽象難朗的「氣j字

(就字是中盟文學批評史上最難蟬的概念之一) ，其鑑賞的主觀世嘉定要為強烈了。李需

韓的名詩〈室主樂遊原〉酋句是fr句曉景不錯J '五字皆仄。有些論者以為仄得好，的為正

把詩人不讓立憲鬧聲音表現出來;換言之，此句有聲情配合之靜。骰如這樣的議論可

以成立，的杜甫說鬱的〈秋興) ，就應該有很多很多全句皆仄的句子，才能算成功了。

事實卻非如此。

我個人認為句子中的聲調，如果平仄相問得章，草草易護和抑楊多致的好處 ρ 詩和

散文都如此。 偶然有一爵旬，全句皆平，或至三句皆仄，其問題不大，其草雙重豈不多。如

柴像皮 H 休和體龜擊那樣，至三首皆平聲字，那說如口而舉攝了。一首詩中偶聽種有全

平句或全灰旬，聽者不一定能聽出那全zp:或全仄的句子 O.如果全當皆卒，昂聽者聽不

出來，財臨的耳架不聰不敏，我想他位不必研究女學的音樂性了。下面娃度日休的一

商全平詩，有I作為「試金石j式的f試耳詩J : 

塘平去。智低，醫院倍桐晶。清體理賜鳥，整空合秋議。冠餌，傭移疇，杯乾將鶴

糟。攝然非臨時，夫君提吾嘗。

雙聲、餐韻、蠱芋 悶{聞宇間一聲母，批斗字為零售聲宇;兩{聽宇間一韻棒，此二

。盡字員甘為主監複的觀個字。清代李重華〈貞一齋持說〉謂: r疊韻如隔三五相

扣，取其鐸鏘;變聲如實躁，取其掩轉 o J tlof努葬j為變聲· r議傑j為聲韻。漢語詞

，雙蠶蠱韻乏認甚多，聲字也多。李清照、「尋帶覓覓，冷冷清清，縷縷慘梅戚戚J

就是用聲字的名篇。朱自請在〈持的形式〉…女中說: r醫商是詩的節奏的主要的成

分，詩歌起源時就如說· f是現在鈞歇諧和〈詩經}的〈盟風〉都可彪看出。鵲輯眼壁蠶蠱韻

也都是覆密的表現。詩蜻特性ftt乎就在聞聽覆齒，所謂男關于，說東說去，只說那一

點兜。讀奮不是為了聽說得少，是為了要說得少需張照毀。 j頗有道理。不過，正如

黃贖查在甜的〈髒辭學〉一書中所說:皇室接太多，會變戚單擒，會使人覺得意、倦。

持撮 押韻也有使聲音醬鏘諧協立效，也使iï]子屬於詔體;押韻也是一種重寢。

在舊體詩中，輝的篇章一韻妻IJ罷，義的耳目多數換韻。換韻的地方，可表示詩意的段

落。傳統的中外詩歌，泰三手持韻，且規格頗為摺定，陸社讀起來鐸鏘，記憶起來tf1容

易。弊端卻是有時謊於湊韻，國韻蓄意。現代詩很多都不押韻，或者寬聲地聽加押

韻，其利弊也參三字。

討議傳統中盟詩歌的聲律時，志f臨?會押韻J二三諒。杜甫被推紫為Jl:t中的能箏。詳

註杜詩的仇兆贅，說子黨的fλ囑講孽，用仄韻居多，蓋逢險p輔之境，寫憨苦之詞，

自不能為等級之調il1J 0 杜甫〈鐵電峽持句「水寒長司已橫，我馬骨正折j 、 f飄蓬逸三年，

回首肝研熱j諸旬，可搗{測設。在諸韻部中， r東、黨韻寬平J( 摘擠語) ;踴韻、東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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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竿，多有[藏現獎大j之意(華fJ韓培語) ;黃永武亨!蕭蘇菲論杜詩聲律說，我認為東、

冬、江、輔導韻， í鞍蘊含於表諱歡樂揖朗的情繕j 。這些都可講英雄所見略同，聽眾

來聲音確能噢起某些特定的情總反應。

想冊，我們不要把f關情押韻j絕對1-1::了，不要以海此情祥說韻莫屬，木要以為某

雷聲只能表謹某惰。杜甫的〈秩興〉八諧，沈鬱立歪，其第七曾三iHi控標車是米說雲黑j 三三

旬，情鱉哥:黯淡f蓋說萎fJ無l:Jî買加;可是，杜甫適當詩用的卻是以f高明美大j 、 f歡樂

酪朗j覓稱的東韻。上甜苦!述蕭韓非的意兒，謂纜、蘭等韻，較連會於眾達聲悲;銷

售東增都認為侵韻芋，多有f眾大高闊j 、 f發舒J;主意。在語義學上，有一本多籍的現

象;在顏色的槃擻躍上，有一說今載的現象;在盤律舉上，位有講樣的一智多種聯

想。最搗象間奮雜的，至于、怕不是女宇或顏色，謂是聲音。主張[臨情押韻J 、「情韻拍

攝j詩人，其根據為中國聲韻學上的「輩革義向課j說。我認為此說間然有若干道理，卻

不能輕易盡倍。體充任寫講一篇捲盡天下人舌頭的〈路民食獅史〉妙艾。姐臣中至五字字

間，可是它們的意思租間嗎?只此一餌，就可說明我們應該社判地對待[擊聽聞

聽J說和f情韻棺論j訝。不闊的聲音會喚起情緒的不用反應，證琨象確實存在。古人

論四聾，認為「平聲樂而矣，上聲攬市舉，去聲清茄邊，入要掌握前提J ;文說「平聲平

道莫能昂，上聲高呼猛烈撮，最盤分踴互交遠道，入聲館提學、收麓J ;這些意兒童聲吳學

考價值，但我們不能絕對化地當為金科玉律。

指揮家指揮樂曲的演奏，有其擴釋、發揮的餘地，但鮑畢竟受制於作曲家原來寫

定的曲譜;管韓、樂器、快樓、強錯等，全都…一規定。貝多芬的交響樂，灌製成唱

片的演奏錄音，思?台至少有數十耳聾。即使是最有修義的龍報艷錯，也難於一聽就能

明搏哪…{罷錄音是那一幅樂觀的演賽，國罵指揮家在指揮時，能自由揮灑的天地實在

有限。詩歌朗誦卻不一樣。鑫麗的文字，約制力實在小華IJ幾近於零。不同的音色、不

闊的長輝、高棍、強弱處理，可以把同一篇作品鸝誦出去主要琴、不悶的投身是來。作者章IJ作

時，醋然應注意如何隨惰，用韓、聲情配合;可是，朗誦黨的實際處理方式，棧定了那

篇你品的「音響效果J 0 

文學的音樂性混個問題，在理論窩頭的討論，頗有其人。在黨際批評峙，特別在

現代女曦的實際批評縛，卻觀少人措章;有的話，也多只論及句法問已。古人對整律

轟轟重幌。真是而，清代艙龔自慨嘴讀詩者不大能意聽諱。他在讀嘆柱m精於晉諱的時

時，指出: í無如護社藹，過眼付一瞥。但夸奔總塾，不屑駕彌轍。 j現代人護現代的

小說、散文，以至詩歌 .n晶限付一瞥j的抉速情形，只問義、不求聾的，實在非常普

。踅於現代的作者，但括寫詩的，到底有多少究心於聲韻，微乎也很難說。余先中

是少數議究音樂性的詩人之…，然而，能似乎並沒有把平民、押韻等詩歌音樂盤問

題，放在寫作的最重要地位。能寫過〈路線項鰱}一詩，詩寞的f晶瑩j屬體韻， í露蝶J

亦然，問題討中的「玲玲J二字財屬雙聲。由於有這蜂雙蠶蠱韻，讀起來岳然有有轉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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鏘的音響殼栗。不過，我譯為能讓用進些字眼峙，恕的的以黨、象、意義為主要考鷹。

即使這錯字眼立豈非雙獲接韻，國為意接聽舍，我想詩人還直是會用的。艾縱使余民選用

時考廳到這蛙字眠的變聲聲韻特色，讀者關議縛，惡tB也不一定覺察到、歇賞雪IJ 0 

對文學作品聲韻的做賞，很有主觀的成分，歷來論者的探討，也缺乏客觀性。文

學的聲韻問題十分讀雄，還篇題文只道出多年來筆者縈繞於心的一蛙想法，絕非對i比

悶態的全器研討。結束本文之前，我想起朱先潛〈散文的聲音節奏》一文所擎的兩摺伊j

。我且引建它們，並抒己見，以說胡聲韻問題的主觀性和種雜性。先引首例如下:

范女正合作〈嚴先生編堂記} ，收尾四句歌是「蠶山蒼蒼，江水換換;先生二三

棒、'山高水長j 。他的崩友李大拍霜兒，就告訴梅: r去此文一出名世，

未妥。 j飽問何芋，李太f白說: r先生之聽不如故究生之風仆的聽著很高興，

就放著改了。 r德」字典「鐵j竿在意義上固然不賄，最重要的分別讓在聲音上

車。「體j芋仄聲贊哩，沒有「戰J字彈聽說蠶響亮。

筆者不情意這樣的改動。意義的變要且不說，只說聲音上鈞。如Jlt一故，就問句都般

平聾，且時押一韻(古韻蒼、袂、鼠、 f是相遇)了。我們知謹，近體詩中的絕甸和譯

詩，規短不能主妥當甸甸持韻。為甚麼?因為的果句句押韻，就非常單調了。范仲淹

(女正)原作第三三句以「語J字妝，仄聲，互合絕甸的要求。把「德i字改為「鐵J芋，民詣

使全詩講起來有單鶴立，禮。是先潛先生的第二體倒子則為:

指傳歐揚企{乍〈體錦棠記}已經把種子交給來求的人，而那人回去已經走得讓遠

了，猛然想到時聽隔句「仕直至將相，錦衣歸故聽打聽加士捐儡f而j竿，改為

「往直認至將紹，錦衣jffi歸故鄉J '11:刻就菩提人騎快馬去追詣，好把那繭值f而J

f芋加上。我們如果把原句和改句朗誦來比較贅，就會明府這兩個「謂J字黯係確

。原句氣昂攏，改句便很舒蜴;原句意蓋率，改句便有抑揚頓糧。

續實習u藩，我們也可;其知道督與義不能強好，更動了聲音就連帶攜質量告了

.議。「仕竄而至將組j比「佐寢室將相J意思、多一餾轉折，要深一層。

我們可以說， r原句氣罵促，改句便很舒暢j聽來棋者攝理。然茄，我們啦可立刻反

時:原句搗五字旬，日盟問捏，那宋〈詩經}聽整四字旬，自豈非更昂能?龍中鸝文舉史

上眾多的五言詩，攪拌都聽加字增長，纜為六蓄、 ? 


